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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5 年 11 月 开
始，牟平县（今牟平区）为
发展旅游业，开始着手修
筑 一 条 连 接 养 马 岛 内 外
的 通 道 。 这 条 陆 连 岛 海
坝 北 起 养 马 岛 孙 家 疃 村
南，南至城关公社东系山
村北，全长约 5050 米，就
是后来远近闻名的“十里
长堤”。为此，当时的牟
平 县 组 织 成 立 了 以 李 德
沂 为 总 指 挥 的 围 海 造 田
指挥部，开始了紧锣密鼓
的 前 期 预 备 工 作 。 1976
年春天，截断海水东西横
流的攻坚战正式打响了。

修筑海坝的施工方案
是内外一齐动手，从两端
开 始 往 中 间 对 着 干 。 工
程之初，动员了 13000 多
劳力一齐上阵，很快把南
北 两 端 滩 涂 上 的 坝 体 修
筑到了预定高度，可到了
中 间 港 渠（ 方 言 音 ji-
angju）合龙阶段，再多的
劳力有劲也使不上，海水
潮 起 潮 落 对 施 工 造 成 的
巨 大 困 难 ，远 远 超 过 预
期 。 总 指 挥 李 德 沂 曾 感
叹：“十里长堤合龙会战，
是 我 这 辈 子 干 工 作 遇 到
的最大挑战！”

近些年，相信大家都
从 电 视 上 看 过 抗 洪 抢 险
的场景，为了堵住一处大
坝溃口，几百斤重的石块
填进去，一下子就被冲得
无 影 无 踪 。 只 得 用 钢 筋
制 作 大 笼 子 装 满 石 块 往
溃口沉，或者用车辆拉着
大 石 块 直 接 开 进 决 口 。
为了堵住一个决口，抗洪
抢 险 的 解 放 军 战 士 甚 至
献出了生命。当年，牟平
十 里 长 堤 南 北 合 龙 阶 段
所遇到的困难，堪比任何
一场抗洪抢险。

为了加快海坝合龙的
进度，指挥部调集了数十
辆自卸斗（新牟里生产的
侧翻斗）拖拉机，一辆接
着一辆，从南北两端对着
头 往 合 龙 口 运 石 头 。 每
辆拖拉机最多拉两块，每
一 块 足 有 四 五 百 斤 。 可
趁 着 枯 潮 时 段 忙 活 了 好
半 天 ，等 到 了 涨 潮 那 一
刻，一望无涯的海水咆哮
着向合龙口涌过来，发出
令人心惊肉跳的呼啸声，
填 进 去 的 硕 大 石 块 瞬 间
被 冲 得 无 影 无 踪 。 尤 其
到了大风大潮天气，有的
石 块 居 然 被 冲 到 了 十 几
里外的马山寨海滩上。

虽然困难压力山大，
但 牟 平 人 移 山 填 海 的 决
心 更 大 。 经 过 一 次 次 的
失败，前排的石头挡住了
后排的石头，一排叠一排
往前靠，终于在合龙口港
渠里站住了，越聚越多，
十里长堤终于成功合龙。

为了纪念这场来之不
易的胜利，牟平县人民政
府在海坝的南北两端，各
自 树 立 起 一 座 碑 阳 刻 有

“十里长堤”的石碑。
就在人们为十里长堤

建成而拍手相庆的当口，
我们这些海边上长大的年
轻人，还因此遇到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高兴事——海
坝合龙处的长腿蛸“泛滥
成灾”了。

长腿蛸也叫乌蛸和八
爪 鱼 。 大 约 是 因 为 港 渠
被拦腰截断，平日里潮起
潮 落 的 大 海 一 下 子 成 了
一 片 死 水 。 那 些 生 活 在
这一片滩涂的长腿蛸，享
受 不 到 往 日 清 凉 新 鲜 的
海 水 ，憋 屈 得 实 在 受 不
了，每到夜晚落潮时段，
便纷纷爬出栖身的洞穴，
依 附 在 那 一 大 片 填 海 的
石 头 上 喘 口 气 儿 。 这 样
一来，硬是让我们兴高采
烈地忙活了好些天。

那些天，每当潮水合
适，不管是上半夜还是下
半夜，我们就结起伙来，
提 着 嘎 斯 灯 和 编 织 袋 直
奔 那 一 大 片 石 头 而 去 。
嘎斯灯点亮了，照得眼前
明 晃 晃 一 片 。 一 只 只 长
腿蛸有的躲在石缝里，有
的直接就趴在石头上，比
比 皆 是 。 我 们 就 忙 活 起
来 ，一 把 四 五 只 抓 在 手
里，然后狠狠摔进编织袋
里 。 通 常 一 个 潮 间 两 个
多钟头，就会收获十多斤
长腿蛸，最多的时候，一
个人能收获二三十斤。

长腿蛸拿回家，大多
都分给了亲戚和邻居，因
为 拿 到 集 市 上 卖 也 不 值
钱 。 我 妈 妈 通 常 是 把 长
腿 蛸 洗 干 净 后 放 在 盖 帘
上蒸熟，蘸着蒜泥酱油，
咬一口苞米饼子，再来一
口长腿蛸，满嘴鲜溜溜的
好滋味。

妈妈还用长腿蛸切成
段，包萝卜丝菜角子。那时
缺油少肉，妈妈就炒一点花
生米，用小擀面杖碾得细
碎，和馅子拌合起来，也每
每让我们好吃得不得了。

这段欢快日子前后持
续了几天的工夫，长腿蛸
一 下 子 就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一只也见不到了。有
人说它们转滩了，有人说
因海水不流通，淤泥沉积，
它们都憋死在洞穴里了。

不知不觉间，几十年
过去了，2011 年，牟平区
政府在十里长堤中间部位
打开约 900 米的口子，重
新贯穿了养马岛前海东西
海域，恢复了海洋潮汐通
道，促进了周边海域生态
自愈，让养马岛前海又恢
复了生机勃勃的光景。

明代的海防与边防，分别走出了两位登州
蓬莱籍的名臣——戚继光与陈其学。二人同
乡邑、同处一朝，都曾奉命督修北疆“边墙”（今
通称“明长城”），其修筑规模与历史贡献，并世
少有，堪称长城修筑史上的“蓬莱双璧”。

戚继光：蓟镇敌台的创铸巨匠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
孟诸，山东登州卫世袭指挥佥事之子。世人常称
其为抗倭名将，殊不知他之于长城工程，亦是开
天辟地的“总设计师”。

时间回溯至隆庆元年（1567 年），戚继光北
上蓟镇，次年挂印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
兵官，总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畿辅要
塞防务。他甫一抵任便巡阅边关，但见此前蓟
镇一线“边墙低薄倾圮”“虽有砖石小台，与墙
各峙，势不相救”，老旧敌台均为实心、彼此孤
立，根本无法形成交叉火力网。这位将火器运
用至出神入化的将领，当即借鉴此前在东南抗
倭时构筑城池的经验，与蓟辽总督谭纶联名上
《请建空心台疏》，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
——在旧有城墙上增筑跨墙“空心敌台”。据
载，戚继光所拟之敌台“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
十二丈”，敌台骑墙而筑，中部空心，分为二至
三层：上层环设雉堞，可供瞭望与阻击；中层四
面开有箭窗，可架设铳炮，形成拱卫之势；下层
则为仓库与驻兵之所，“每台可容百余人战斗
和休息”。两座敌台之间“数十步或一百步一
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宛如一道嵌在北国
群峰之中的钢铁拉链，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蒙古
骑兵的机动优势。

更为惊人的是戚继光对工程质量的苛求。
隆庆三年（1569年）春至隆庆五年（1571年）秋，
短短不到三年光景，他指挥修筑的空心敌台达
一千余座，今日长城界多认为规模在一千零一
十七座至一千四百四十八座之间。与此同时，
旧有的夯土边墙全面加高、培厚、包砌青砖，有
的地段还增设了品坑、偏坡等障碍物。时人只
见崇山峻岭间忽起座座雄楼，“随地势高下相
间，突兀参差，蔚为壮观”。

戚继光在蓟镇驻守十六年，因他整饬之严与
边墙之固，蓟门一线自此烽火不起，蒙古诸部虽屡
有觊觎之心，终不敢大举犯边。

陈其学：自河西至宣大的边墙砥柱

与 戚 继 光 相 比 ，年 长 二 十 岁 的 陈 其 学
（1512-1593）走 了 一 条 迥 然 不 同 的 边 墙 之
路。这位“博闻强识，沉静自守”的蓬莱才
俊，走上戍边岗位的时间更早、跨度更远、地
域更广。

陈其学，字宗孟，号行庵，嘉靖二十三年
（1544 年）进士，因直言敢谏、劾锦衣卫都督陆
炳而触怒权贵，谪戍地方，也自此开始了他二
十余年的戍边生涯。他由庆阳而榆林，由榆林
而肃州，一路西行，直到明代万里长城的最西
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在那里，他敏
锐地捕捉到嘉峪关西北石关儿口有防御盲区，
便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带兵构筑石关儿
营，又添筑模山儿墩、泛沙泉墩、董家沟墩等烽
火墩台，“使敌不能掩伏、偷袭为害”。

陈其学之后擢升巡抚大同，再升陕西三边
总督，最后官至宣大山西总督，统揽山西、宣
府、大同三镇军事大权，达到了戍边生涯的巅
峰。在此期间，他修筑明长城长达八十四里，
建造墩台与营房营舍数以千计。据《明穆宗实
录》载，他修缮墩台二千四百余座、边墙壕堑八
十余里。他还亲自踏勘宣府西路、大同、张家
口、万全右卫及居庸关以西四海冶、火焰山一
带，督修偏头关老牛湾段边墙——这里临近黄
河，旧墙多圮，他采石烧砖，督工重建，完工之
后明穆宗特赐银币以奖其功。陈其学所修边

墙，西起嘉峪关、东连居庸关，横跨甘肃、陕北、
宁夏、山西、宣大数镇，纵横数千里，大多因地
制宜，取黄土夯筑，与蓟镇的砖石巨墙风格迥
异却各有千秋。

陈其学在肃州任职期间，还曾留下《防秋登
嘉峪楼纪事》等壮丽诗章，诗中纵论边塞形势与
报国情操，一句“紫峪横霄客路穷，壮怀长啸对
秋蓬”，成为经典边塞诗作。他为将之勇、为官
之清可见一斑，致仕归乡时“门巷萧然，卒谥恭
靖”，留下了清正垂范的最后一笔。

东西呼应：万里边墙上的“蓬莱双璧”

若细细比勘二公之事迹，又有另一重意味
上的巧合与呼应。

在时间上，陈其学的修边功业自嘉靖朝即
已开始——其在肃州、庆阳一带加固边墙、增
筑墩台之时，戚继光尚在东南沿海抗倭。至隆
庆年间，陈其学在宣大、戚继光在蓟镇，二人同
为明穆宗朝整饬北边防务的重臣，东西并举，
同膺大任。在建筑风格上，戚继光所筑蓟镇长
城以砖石空心敌台见长，精工细作，堪为后世
摹本；陈其学所修西段边墙则以黄土夯筑、墩
堡连绵为主，结合河西走廊特殊的地形地貌，
因地制宜，覆盖地域之广、穿越州县之多，尤在
戚继光之上。

尤为难得的是，二人先后受命督修边墙的
时间节点颇有冥冥之中的契合。戚继光蓟镇
大修始于隆庆三年（1569），陈其学升任宣大总
督后主持修筑长城则主要在隆庆年间（1567-
1572），西段边墙与东段敌台的土木同期并举、
烽火相望，仿佛一条巨龙终于以完整闭合的姿
态矗立在北国疆土上。

边墙与长城：称谓背后的历史细节

文章末尾，不妨顺便回应一桩史学考辨
——关于“边墙”与“长城”之称谓。明代文献
较少使用“长城”一词，时人改称“边墙”“塞
垣”或简称为“边”。其原因或与秦汉隋唐修
长城时大量征发民夫、死后堆尸城下的惨痛
记忆有关，明廷有意改称以避民怨。究其深
层原因，却更关乎军事制度上的严明划分：所
谓“边”，指的不仅是长城的实体边墙，更是整
个九边防御体系的统称，涵盖了城、堡、墩、
台、壕、堑等一系列立体防御设施。学界主流
观点认为，明代改“长城”为“边墙”并非完全
避讳，而是基于军事防御的实际命名与边防
编制的发展需要。可见戚继光、陈其学等人
在奏疏中称其为“边墙”，是明代军事语境下
的历史真实。今日世人统称“长城”，无碍历
史事实。

蓬莱旧志于戚继光记述虽详，于陈其学事
迹所涉却极简，此并非陈其学功业不著，实因
史料散佚、后人表彰不力。而戚、陈二公，一
在蓟镇敌台，一在西陲边墙，同为蓬莱乡邦之
荣光。


